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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催生了数量庞大的农村留守青少年群体。本研究以云南省

保山市M村12~16岁初高中留守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梳理，剖析其“生存悬置”困

境的现实图景、生成逻辑及社会联结修复路径。其“生存悬置”状态的形成，根源于人口流动与产业调

整驱动的成长环境变迁、代际间成长秩序断裂引发的重构困境，以及价值认同危机与行为选择的迷茫失

范的叠加。研究认为，需从强化内在发展能力、重塑亲子愈合纽带、促进同伴联结增生、构建社区支持

网络及优化乡村产业结构五个维度协同发力，形成政府、家庭、学校、社区多方联动的系统性治理路径，

从而为完善农村留守青少年关爱服务体系、激活乡村人才振兴内生动力提供学理参考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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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id rapid urbanization, the large-scal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to cities has generated a substa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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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of left-behind adolescents in rural areas. This study focuses on left-behind adolescents 
aged 12~16 attending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in M Village, Baoshan City, Yunnan Province. 
Through fieldwork and literature review, it examines the realistic manifestations, generative logic, 
and social connectedness repair pathways of their “existential suspension” predicament. The for-
mation of this existential suspension is rooted in the convergence of three intertwined factors: en-
vironmental changes driven by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reconstruction di-
lemmas triggered by the rupture of intergenerational growth orders, and identity crises compounded 
by anomic behavioral choices. The study contends that systematic governance, involving coordinated 
efforts across five dimensions—strengthening intrinsic developmental capacities, reshaping par-
ent-child bonding, fostering peer connectedness, building community support networks, and opti-
mizing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s—is essential to address this issue. Such a multi-stakeholder ap-
proach, engaging government, famil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can offer both theoretical in-
sight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care service system for rural left-behind adoles-
cents and for unlocking the endogenous momentum of rural talent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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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一) 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为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和更好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向

城市转移，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村留守青少年群体。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家庭、邻里、村落构成紧密的

生活共同体，青少年在亲情陪伴、邻里互助与乡土文化浸润中建立稳定的自我认同与行为准则。然而，

当下农村留守青少年长期处于父母缺位的成长环境，社会联结功能持续弱化，他们陷入情感关爱缺失、

家庭监管不到位、社区支持薄弱的多重困境，认同危机与行为失范由此滋生。 
根据调研及既有研究，部分留守青少年因缺乏正确价值观引导与情感寄托，出现沉迷网络游戏、婚

恋观早熟与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学业倦怠等问题，这些现象呈现的本质是随着“生存悬置”状态的持续

深化，农村留守青少年面临自我认同模糊、价值判断失准、情感归属缺失的深层危机。这种状态若得不

到及时关注与有效干预，不仅会严重影响留守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正常成长，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农村社

会治理隐患，制约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力资本的有效培育。与此同时，国家层面持续出台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护航、家校社协同育人等系列政策文件，明确要求健全农村未成年人关爱服

务体系，补齐农村青少年社会支持短板，为破解留守青少年成长困境提供了政策指引，也倒逼学界进一

步聚焦该群体深层生存困境，探索系统化、长效化的治理路径。本研究聚焦的对象为初高中阶段(12~16
岁)的农村留守青少年，这一群体正处于价值观形成与确立的关键期，其社会联结缺失的普遍性与紧迫性

尤为突出。 
综上，探究农村留守青少年“生存悬置”与社会联结缺失的表现、成因及修复机制对完善留守青少

年关爱体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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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外研究现状 
“留守儿童”是中国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但其背后折射出的家庭分离、社会支持网络薄弱、亲

子关系中断对青少年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全球相关研究共同关注的主题。 
首先，在心理健康方面，农村留守青少年的抑郁和焦虑水平显著高于非留守青少年，留守经历对单

亲家庭青少年的抑郁有显著影响，家庭满意度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而运动频率具有调节作用[1]。农村留

守青少年还面临着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如情绪忽视、社会回避和痛苦等，研究发现，童年情绪创伤通过

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的社会回避和痛苦，而留守经历在其中起调节作用[2]。其次，在行为问

题上，网络受害、传统受害与自杀意念之间存在关联，留守状态在其中起重要作用[3]。另外，社会支持

与家庭影响对留守青少年的问题行为有显著影响，家庭功能与留守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之间存在关联[4]。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留守青少年”的研究始于 21 世纪初，涵盖心理、教育、法律、医疗卫生、社会工作等多

个领域，随着城市化进程逐步形成基于中国本土化的分析框架。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农村留守青

少年能否健康快乐地成长关系到农村的未来，也关系到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稳定[5]。 
首先，针对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近年来的研究内容进一步细化。对于农村留守青少年来讲，

抑郁与孤独感是最突出的心理困扰，校园受欺凌、歧视知觉均会显著加剧抑郁症状，而且亲子分离年龄

越小、时长越长，孤独感体验越强烈[6]。部分青少年还因隔代教育面临自我认同困境与疏离感问题[7]，
若家庭经济困难则通过削弱心理韧性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状态[8]。研究表明，父母返乡回流能有效改善

留守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9]。其次，偏差行为始终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涵盖多种类型的具体表现。

近年来，校园欺凌现象愈演愈烈，呈现出“施暴者”与“受欺凌者”双重身份叠加特征，家庭监护及关怀

教育的缺失，使留守青少年更容易实施欺凌行为[10]。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网络成瘾与手机依赖在农村

留守青少年中成为高发问题，智能手机普及与监管缺位共同加剧了这一现象。此外，自我伤害、犯罪、

越轨等极端行为也被持续关注，逐渐呈现低龄化、反复性强、犯罪动机随意、团伙性的犯罪特点[11]，研

究认为家庭功能失调、社会约束弱化是核心诱因，累积生态风险的不同类别还会对偏差行为产生差异化

影响[12]。 
最后，部分研究注意到该群体的就业保障问题，指出其在未来职业发展中面临教育水平不足、社会

资源匮乏等多重障碍[13]，需要提前构建支持体系。研究还显示，该群体在性认知、性态度[14]、权益保

护主体性认识[15]等方面存在误区，需要加强针对性教育与引导。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大量的干

预机制进行预防和矫正，指出解决农村留守青少年行为失范问题需从社会环境为切入点，将社会正确引

导、家庭规范教育和学校正面教育结合，以教育引导为主，配合行政与法律手段，通过多渠道和多层次

进行综合整治[16]。 
3、文献评述 
纵观国内外研究，研究成果已然丰硕。国外研究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获取

数据，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家庭分离等因素对青少年的影响，深入探究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如家庭满意

度、运动频率、童年虐待、心理韧性等因素在留守经历与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中介或调节作用，关注到

社会支持、家庭凝聚力、同伴压力等多种影响因素，全面展现了家庭分离对青少年行为的多面性影响。

国内研究则紧密结合中国城市化进程等本土社会背景，研究涵盖了学习、心理、道德、个性、亲子关系

等多个方面，全面展现了农村留守青少年面临的复杂问题，使研究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但是，研究

仍存在局限，社会学领域具体针对“留守青少年”这一群体的研究却较少且时间较远，近年来城镇化带

来的社会变迁对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影响因素是否产生变化有待探究，未来研究应整合各学科的优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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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全面、系统的研究体系，共同解决“留守青少年”问题。 
(三) 田野点概况 
M 村隶属于云南省保山市何元乡，位于乡政府西侧 11 公里处，距县城 30 公里，为村委会所在地。

全村辖两个村民小组，有 99 户共 462 人，以汉族为主，其中包括徐、王、林、杨、沈五种姓氏，其中徐

姓占大部分。M 村国土面积 3.4 平方公里，海拔 1350 米，农民收入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当前重点推

进基础设施完善，发展甘蔗、烤烟规模化种植，并拓展经济林果及富硒蔬菜产业。 
(四) 相关概念界定 
“悬置”一词最初由胡塞尔提出，他认为在现象学中，应该不再关注客观事物的缘故，使得对一切

问题的讨论返回到对意识行为本身的分析研究上面[17]，即撇开一切客观执念相信眼见为实的做法。胡塞

尔告诉人们，要想真正看清问题，就需要进行悬置[18]，在我看来，这本质上这是一种认知与存在之间的

搁置，处于一种中间状态。 
与之相近的概念还有失范和社会排斥。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指出：“转眼之间，我们的社会结

构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其速度之快，比例之大，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与这种社会类型相适应的

道德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影响力，而新的道德还没有成长起来，我们的意识最终留下了一片空白[19]。”这

表明，失范就是社会经历快速变化的时候，所出现的道德和社会规则领域的混乱或无所适从状态。它表

明过去与现在的断裂，个体规范无法得到指引，从而导致越轨或者退缩。而 1974 年，勒内·勒努瓦首次

使用“社会排斥”[20]一词，通常指代那些未被传统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被排斥在

权利、资源、参与机会之外。以上三者都不是个体的心理问题，而是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失范者感到

行为无据，被排斥者感到无力参与，悬置者感到未来不可预期，但是最终都落在个体的无意义感、无方

向感、无归属感上，这恰恰是留守青少年的核心困境。基于此，本研究提到“生存悬置”这一分析概念，

是对胡塞尔“悬置”概念的借用，它既不完全符合社会排斥，也不是单纯具有失范行为，而是留守青少

年在成长过程中，因传统生活支持系统崩溃，而新的稳定成长环境又未能及时建立，其生存坐标处于一

种悬而未决的状态，解决的是“我在哪里、该往何处去”的问题。 

2. “生存悬置”：农村留守青少年社会联结状况的现实图景 

(一) 物质缺乏与关怀薄弱 
在 M 村，农村留守青少年面临着显著的物质缺乏与关怀薄弱问题，这成为他们社会联结缺失的首要

表现。许多留守青少年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父母外出务工，虽是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但往往只能提

供基本的生活费用，难以满足孩子多样化的物质需求。16 岁职校留守青少年小年，父母离异后随父亲生

活。外出务工的父亲每周仅提供 100 元生活费，需覆盖 20 元车费及日常伙食开支。因同村伙伴转走其手

机里 20 元，小年情绪失控并扬言报警，从其与父亲通话中的委屈诉求，可看出其物质供给仅够维持基本

生存，教育、应急、日常消费等需求严重匮乏。相关研究指出，留守青少年是被忽视的贫困群体，其在居

住满意度、家用物品和设施的拥有率、主观幸福感、社交方面的贫困程度超过了非留守青少年。由于缺

乏父母的照料，留守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和社交受到了影响[21]。 
另外，亲子之间沟通的低频化、表面化成为关怀薄弱的体现。M 村留守青少年与父母通话沟通内容

多集中于“是否吃饱穿暖”“学习成绩如何”等浅层问题，隔代监护的局限性进一步加剧了关怀缺失，祖

辈通常为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既无法提供学业辅导，也难以理解青少年的情感需求，部分祖辈将“不

闯祸”作为唯一的教育目标，对青少年的兴趣培养、人格塑造等发展性需求基本忽视。 
(二) 归属缺失与价值迷茫 
归属缺失进一步导致留守青少年社会认同的丧失。家庭作为初级群体的核心凝聚力被地理距离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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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无法在亲子互动中建立稳定的自我认知与情感归属，M 村部分留守青少年坦言，“感觉自己像一

个外人，家里的事都插不上手”，于是转而在同伴群体中寻求认同替代，但部分留守青少年因缺乏家庭

约束，常常形成抱团逃课、夜不归宿的小团体，其价值判断多基于同伴认可而非社会主流规范。然而，

传统乡土社会的“熟人网络”因人口流动而松动，M 村留守青少年在邻里互助中的参与度下降，父母外

出务工后通常将人情往来转嫁给邻里或兄弟帮忙完成，留守青少年很少程度到现场帮忙和送礼，因而难

以在传统的婚丧嫁娶活动中建立归属感，甚至有些孩子表示“这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另外，M 村留守青少年的价值迷茫表现为人生规划的短期性及不确定性。由于缺乏父母的职业引导

与人生示范，留守青少年对未来的认知多局限于“重复父辈流动路径”或“尽早就业谋生”，对教育改变

命运的信念逐渐弱化。部分青少年因长期缺乏正向激励与价值肯定，陷入“努力无用”的认知误区，在

学业与生活中表现出应付的态度。这种归属缺失与价值迷茫的相互强化，使得他们的社会联结始终停留

在生存型的低水平状态，进一步固化了“生存悬置”的处境。 
(三) 情绪困扰与行为失范 
情绪困扰是留守青少年社会联结断裂的直接心理反应，主要表现为孤独感、焦虑感与安全感匮乏的

叠加。长期缺乏亲子陪伴导致其情感需求无法得到及时回应，面对学业压力、人际矛盾等问题时缺乏有

效的情绪疏导渠道，易形成内向、敏感、易怒的性格特质。相关调查显示，父母外出务工所导致的亲子

分离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长期经历亲子分离的留守青少年更容易感到无力应对而产生抑郁情绪[22]。 
行为失范作为情绪困扰的表现，也是社会联结弱化的结果。在缺乏家庭监管与社区约束的状态下，

部分留守青少年因寻求情感慰藉或自我认同，易卷入网络沉迷、校园欺凌、早恋、甚至轻微违法等行为，

M 村留守青少年小雨，半夜和同伴邀约偷盗其他村寨的电动摩托车，丢失者报案后警察联系家长，家长

却秉持漠视的教养态度。另外，15 岁的涵涵早恋后半夜被男方接到家里居住，并拒绝接收父母的电话，

其奶奶虽极力反对，但因缺乏有效约束手段而无济于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对“悬置状态”的消极反抗，

他们通过越界行为试图获得关注、建立联结，但这种非制度化的互动方式反而进一步破坏了其与家庭、

学校、社区的良性关系，形成恶性循环。值得注意的是，行为失范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层的心理需求，

单纯的批判与惩戒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回归社会联结重构的核心逻辑。 

3. M 村留守青少年“生存悬置”的生成逻辑 

(一) 人口流动与产业调整驱动的成长变迁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引发了大规模跨区域人口流动，农村劳动力

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成为不可逆的时代潮流。M 村也不例外，传统农业的边际收益持续走低，形成了“农

业低收入–城市高预期”的推拉机制，迫使农村青壮年选择离土离乡、抛家别子的生存策略。这种结构

变迁直接重构了农村留守青少年的成长环境。 
一方面，传统熟人社会支持网络逐渐消解。父母作为核心监护人的缺位，使得留守青少年失去了情

感陪伴、行为引导和价值传递的首要载体，只能依附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生活，而祖辈因年龄、教育水平

等限制，往往只能提供物质供养，难以满足青少年成长所需的心理关怀与社会化指导。另一方面，产业

调整带来了农村社会生态变迁，依靠烟草、果蔬种植难以维持生计，进一步加剧了成长环境的变化。随

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乡村教育、文化、公共服务等资源持续向城市倾斜，农村学校生源萎

缩、师资流失、设施陈旧，乡村文化活动匮乏，原本作为青少年社会化重要场所的家庭、学校、社区三者

之间的协同机制断裂，留守青少年陷入监护与发展的双重困境。 
(二) 代际对比下成长秩序断裂的重构困境 
传统农村社会中，代际之间的成长秩序呈现出连续性的特征，体现为父辈的生活轨迹、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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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规范通过家庭教养、田间劳作、社区互动等方式直接传递给子辈，子辈在模仿与实践中完成社会化，

形成稳定的成长模式。然而，人口流动带来的代际分离，打破了这种连续性，引发了成长秩序的断裂，

而代际之间的对比则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断裂带来的重构困境，M 村留守青少年的成长环境逐渐呈现出碎

片化与多元化特征。他们既生活在保留着传统习俗的农村，又通过网络接触到全球化、市场化的现代文

化，既面临着祖辈传统观念的约束，又受到城市流行文化的冲击。这种双重环境的叠加，使得留守青少

年无法形成统一的成长参照系，陷入了“该向谁学习、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迷茫。并且，物理距离与心

理距离双重疏远的代际关系，留守青少年只能在自我探索中尝试重构成长秩序。 
此外，父辈通过外出务工获得了比传统农业更高的收入，改善了家庭经济条件，但他们自身大多因

教育水平低、缺乏技能而从事体力劳动，发展空间有限。而 M 村留守青少年则普遍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

部分甚至进入高中阶段，他们对自身发展有着更高的预期，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摆脱父辈“打工谋

生”的命运。然而，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得他们在升学竞争中处于劣势，14 岁的小

西表示，“要是我的爸爸开学不回来送我去学校，我就不去念书了”，这种“高预期与低现实”的落差，

使得留守青少年的成长目标变得模糊，原本清晰的通过读书进行升学然后就业的成长路径被打破，进一

步陷入“生存悬置”状态。 
(三) 价值认同危机与行为选择的迷茫失范 
受人口流动与产业结构转型影响，传统乡土价值规范持续消解，而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塑形的关键

青春期，现代价值观念又未能在其内心形成稳固认知，最终造成留守青少年价值认知模糊。 
从价值认同的建构困境来看，家庭、学校、社区等传统价值传递载体的功能弱化是关键因素。父母

的缺位使得传统价值观念的代际传递中断，农村学校重应试教育、轻价值观教育的倾向，使得青少年缺

乏系统的价值引导。另外，因 M 村青少年缺乏参与集体文化活动的机会，难以形成对乡村共同体的归属

感与认同感。在这种情况下，留守青少年只能通过网络、同伴群体等非正规渠道获取价值信息，但网络

信息良莠不齐，同辈群体作为留守青少年日常互动最频繁的对象，其“混”的行为通过社会学习理论中

的“联结机制”，对个体行为产生直接且持续的影响[23]。 
然而，价值认同的危机直接引发行为选择的迷茫与失范。留守青少年在“生存悬置”状态下，试图

通过错误方式寻求身份认同、情感寄托与发展方向的表现，进一步加剧了其“生存悬置”的程度。 

4. 农村留守青少年社会联结修复机制策略 

(一) 强化内在发展能力 
留守青少年的“生存悬置”始于自我认同的迷失与发展能力的匮乏，他们不属于城市，也无法扎根

乡村。M 村留守青少年应该形成对留守身份的正向认知，正视父母外出务工的现实，理解这是家庭责任

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选择，摒弃被抛弃、低人一等的负面认知，将留守转化为独立自强的成长契机。其次，

M 村留守青少年应该增加对农村事务的参与度，主动在邻里互助中找到自我价值，联结现实情感，摆脱

沉迷虚拟世界的习惯，在乡土空间中获得认可和成就感。除此之外，长期的亲子分离与成长支持缺失，

使留守青少年易产生孤独、焦虑、叛逆等负面情绪，若缺乏有效疏导，将进一步加剧社会联结的断裂。

青少年应学会识别自身情绪信号，意识到孤独、焦虑等情绪是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避免因情绪异常

产生自我否定，鼓励其在情绪难以自我调节时，主动向教师、同辈或信任的长辈倾诉。 
(二) 重塑亲子愈合纽带 
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的首要场所，父母的缺位是留守青少年社会联结断裂的直接诱因，研究显示，

经常得到父母关爱的孩子，更可能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和保持良好的情感状态，从而发展出高自尊[24]。
因此，应该推动父母从“物质供养者”向“情感陪伴者”转变，提升亲子沟通的频率与质量。一方面，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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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应认识到亲子沟通的重要性，掌握有效的沟通技巧，如多关注青少年的情感需求、避免简单粗暴地批

评指责、学会倾听与共情等。另一方面，鼓励父母通过视频通话、语音留言、线上互动等方式与青少年

沟通交流时，不仅关注学业与生活，更要深入了解其心理状态与价值困惑，让青少年感受到父母的关爱

与牵挂。同时，倡导父母在节假日返乡时，多花时间陪伴青少年，参与其学习与生活，弥补日常陪伴的

缺失。对于隔代监护家庭，帮助祖辈了解青少年的心理特点与成长规律，提升监护水平，避免因“溺爱”

或“无力管教”导致的监护失效。对于委托监护家庭，明确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加强对

委托监护行为的监督，确保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与留守青少年互动的过程中要

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三) 促进同伴联结增生 
学校是留守青少年日常学习与生活的重要场所，同伴群体是其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参照。在青少年

阶段，个体情感的依恋对象逐渐从父母转向同伴，他们渴望与同伴交往。当青少年获得同伴的接纳和认

可时，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有魅力的和有能力的，当被同伴拒绝和否定时，会对自己感到失望，产生

无价值感[25]。于是，学校层面修复的机制应该在于营造包容、互助的校园氛围，促进留守青少年与同伴

之间的良性互动，让同伴联结成为弥补家庭支持缺失的重要补充。 
首先，要构建包容性同伴交往环境。通过校园文化建设与制度规范，消除对留守青少年的歧视与偏

见，营造“平等、尊重、互助”的校园氛围，鼓励非留守青少年主动关心、帮助留守青少年，建立良好的

同学关系。近年来校园欺凌案件的频发，尤其是留守青少年中此类突出的现象[26]，建立校园欺凌防治机

制，严厉打击针对留守青少年的欺凌行为，保障留守青少年的在校安全与身心健康。同时，合理编排班

级与宿舍，为留守青少年与非留守青少年创造更多互动机会，促进同伴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学校可

尝试将留守青少年与非留守青少年两两配对，共同完成一项学期任务，如合作种植一盆植物、共同准备

一次班级活动，在协作中建立信任，而非仅仅停留在口号式的“互帮互助”。其次，学校要展开定期培

训，帮助教师了解留守青少年的心理特点与行为规律，时常与青少年谈心谈话，帮助留守青少年制定短

期规划，明确目标并辅助其完成，了解其同伴交往情况，积极与家长沟通，及时发现并关心留守青少年

学子的动态。同时，教师要注重发掘留守青少年的优点与特长，鼓励其在同伴群体中展示自我，增强自

信心与吸引力，促进同伴联结的良性发展。 
(四) 构建社区支持网络 
农村社区是留守青少年成长的重要环境，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社区支持功能逐步弱化。针对此

情况，激活社区活力，整合社区资源，构建“邻里互助、社区共建”的支持网络，让社区成为留守青少年

的第二家庭。M 村可以增加对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投入，建设集文化、教育、娱乐、心理支持于一体的社

区服务中心，为留守青少年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基于此，M 村可借鉴其他同类社区实践成果，成立妇女儿

童之家，为青少年提供学习与娱乐的空间，发动社区青年工作人员或引入专业社会组织与志愿者队伍，开

展课后辅导、兴趣培养、心理疏导等公益服务，弥补家庭与学校支持的不足。同时，利用社区广播、宣传

栏等渠道，宣传安全知识、法律常识、心理健康等内容，提升青少年的自我保护意识与综合素质。 
另外，构建邻里互助支持体系。鼓励邻里之间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在生活上为留守青少年提供帮

助，日常接送上下学、照看饮食起居的同时给予情感上的陪伴与支持，塑造“远亲不如近邻”的社区氛

围，让留守青少年感受到社区的温暖与关怀。 
(五) 优化乡村产业结构 
农村留守青少年生存悬置、社会联结断裂的核心根源，是城乡产业发展失衡引发的持续性亲子分离，

从根源上修复留守青少年断裂的社会联结，需立足乡村发展的现实情况，以本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核

心抓手，破解乡村就业岗位不足、收入水平偏低的结构性困境，系统性推动外出务工人员就地就近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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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头减少亲子长期分离现象。因此，应立足乡村本土资源禀赋，摒弃单一传统农耕的低效产业模式，

一方面深耕特色农业，因地制宜培育特色种植、生态养殖等优势产业，搭建标准化种养基地，依托“龙

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的联动模式，以甘蔗、扁豆、辣椒等种植为基础，延伸农产品加工、仓储冷

链、乡村物流等产业链条，挖掘传统农业增值空间，创造大量本土化、适配性强的就近就业岗位。另一

方面培育乡村新经济业态，以现有的沃柑果物种植采摘为参照，引入咖啡、牛油果、车厘子等其他经济

作物种植，大力发展乡村观光、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等新兴产业。社区或上级组织可以针对农户开展技

术培训如无人机喷洒农药、线上直播、烟草科学种植等，鼓励农村留守青少年参与乡村发展进程，亦可

将职业学校学习的技术运用到本土建设中，逐步成长为“乡村新农人”。从而，拓宽本土就业维度，打破

乡村产业单一、就业渠道狭窄的局限，让农村劳动力无需远赴城市即可实现稳定增收、就地就业，从根

本上扭转“务工必外出、顾家难增收”的被动局面。当留守青少年在乡土空间中获得认可、看到家乡的

可能性，他们也可能成为愿意回到家乡的人，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人力资源保障。 

5. 结论与讨论 

城市化浪潮下，农村青壮年跨区域流动导致农村留守青少年原本完整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松散，普

遍面临“生存悬置”的生存状态。长期家庭照料缺失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们的价值认知，不少孩子出现

价值取向迷茫、自我认知混乱等现象，这些问题将对农村留守青少年在社会融入、未来职业发展方面产

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城乡关系深刻调整的今天，人才振兴是乡村发展的核心抓手。农村青少年作为未

来乡村建设最具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的群体，只有其认同危机及行为失范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才能激活

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由此可见，农村留

守青少年的成长问题，不仅关乎个体的未来发展，更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息

息相关。农村留守青少年社会联结的修复绝非单一主体的责任，需要政府、家庭、学校、社区协同发力，

构建全周期、多维度的支持网络。唯有引导留守青少年重新建立与自我、与他人、与乡土的紧密联结，

同时从源头上减少留守群体的持续产生，才能真正化解“生存悬置”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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